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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提要：

1、 狙擊兵之概念與特等射手不同，不僅必須具備精準的射擊技能，還需要能獨立完成任務的決心與能力。因此其訓練、裝備、運用均自成一格，絕對比一般訓練嚴格，更需要有特殊整備，切不可將特等射手訓練誤為狙擊手訓練。
2、 一個優秀的狙擊兵小組，在戰場上不但可以消滅高價值目標，而且可以製造敵人戰場恐懼與壓力，可謂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單位。在講求精準攻擊與不對稱作戰的美軍地面部隊，狙擊兵小組仍被譽為「戰力倍增器」，國軍部隊豈能忽視狙擊兵訓練。
3、 俄羅斯部隊本身即甚為重視狙擊兵，但因久訓未戰，致使準則被忽略，訓練與運用均屬失焦，征車臣之戰反而備受車臣狙擊之苦。俄羅斯在科技上佔領先地位，但三次征車臣均未能獲勝，足見不對稱戰力之可貴。
4、 本文為第一次征車臣作戰中，一名俄羅斯狙擊兵之自述，相當生動。斜體字為美外軍研究室研究員之研析意見。均頗值參考，故予譯介。


前言

第一次車臣戰爭爆發以前，俄羅斯陸軍沒有一個師完成戰備。已經有兩年之久沒有舉行過團級及師級演習，營級部隊也只有幸運的才有機會一年接受一個星期訓練。部隊慢慢失去戰力，於是俄羅斯陸軍將沒有經驗的連、營與有部份經驗的部隊混合編成一個單位。依據編裝表每一個摩托化步槍連，每排編有一個狙擊兵。和西方國家所瞭解的狙擊兵只有近戰區獵殺重要目標的觀念不同，俄軍的排特等射手必須以其卡拉許尼可夫（Kalashnikov）突擊步槍打中最大有效距離300公尺以外的目標。而狙擊兵通常都由另外一名步槍兵保護，使用配發的SVD狙擊槍（Snayperskaya Vintovka Dragunskaya ,SVD）。SVD狙擊槍於1963年服役，為7.62公厘口徑之半自動步槍，滿裝填10發，可加裝PSO-1型4倍瞄準鏡。最大射程1,300公尺，但800公尺最有效。和卡拉許尼可夫家族步槍相較，並不夠硬朗，也不太好伺候。有灰塵侵入時極易卡子，必須經常小心擦拭。

本文作者曾為131混編旅的一員，在車臣作戰之前駐扎於距離車臣約100公里莫玆杜克（Mozduk）。1994年12年11日旅移至提瑞克河（Terek）南岸的肯尤特（Ken’-Yurt），距車臣首都格洛斯尼（Grozny）約10公里，並駐守該地至1994年除夕。113旅為蘇軍企圖於除夕自北向南奪取格洛斯尼的部隊之一。在旅之臨戰準備階段，本文作者負責訓練狙擊兵。
對一個131旅少數的倖存者而言，應該：「讓世人知道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。」

訓練新手
我們在除夕夜等待1995年的到來，此時俄軍縱隊已越過邊境，先頭團在肯尤特的村落周邊佔領了陣地，再往南就是準備跨越的森沙河(Sunzha river)，密集的迫砲和BM-21多管火箭彈落在河的兩岸。雙方暫時都還沒有任何傷亡，因此有趣的隔岸觀火多於痛苦的承擔。我帶領的一批小伙子，不但沒有經驗而且很多人這輩子從未看過狙擊步槍。
狙擊兵必須對他使用的武器感覺十分親近，並且愛護它。我努力地把我的感受傳授給我的學生，因為他們可能在第二天就得面對真正的敵人。首先我告訴學生SVD狙擊槍必須很小心地維護。我特別重視隨槍電池，不論主電池或備份電池，都十分謹慎地正確實施充電。然後教學生如何將橡皮襯墊取出（橡皮襯墊和槍管下槍榴彈發射器使用者相同）。再來教他們如何檢查鈑機，是否輕柔平順沒有絲毫滯礙。每一件小事都得由狙擊兵親自動手，他們才不會忘記給狙擊鏡裝上燈泡等重要工作。
步槍歸零及其他戰鬥訓練時，必須使用同一批號的B-32子彈，而且一定要使用狙擊鏡後方護圈，確保每一發射擊時眼睛到狙擊鏡的距離一致。

射擊前，步槍應保持乾燥無油，我通常用一條電話被覆線綁一小塊白布作射擊前的清潔工作。我手下的伙計們會發現我對狙擊槍的保養十分龜毛，因此他們把我的槍戲稱為「史特拉第瓦里槍」（the Stradivarius rifle，譯註：史特拉第瓦里為義大利製最名貴的小提琴，意指對槍的維護和名琴一樣仔細）。有人說：「用這支狙擊槍可以射中一枚硬幣。」這正是我要教學生做的事。事實上，只要正確地使用，我可以在100公尺距離以六發子彈將一張樸克牌打成兩半。

 臨戰心理 
戰前心理建設最重要，在奪取格洛斯尼持續45天不中斷的戰鬥實在太長了，在心理和生理的壓力下，士兵很快就感到耗弱。西方國家很重視戰鬥員在敵火下的心理影響因素的研究，例如北約部隊在遂行巴爾幹半島作戰之前，最忙碌的當屬於心理建設勤務。

然而俄軍士兵在戰鬥前及戰鬥中，不但食物分配減少，而且常為其指揮官忽略。人道待遇通常只存在於後方的勤務部隊。戰鬥中的士兵沒有地方可以洗澡，衣服和鞋襪也沒有地方可以洗滌和乾燥。不注重戰地的環境和個人衛生，導到虱子和真菌慼染等疾病全軍流行。

夜襲紀實
元月六日晨，我剛從夜間突襲任務歸還。

上午十時，當時我正在補眠，皮卡中校來看我，並問我說：「想不想和一名車臣狙擊兵一比高下？」敵方的狙擊兵大約位於過了森沙河不遠，肯尤特鎮南方約8公里，距格洛斯尼約2公里的哨所附近。這名狙擊兵只在夜晚活動，不時狙殺我方士兵，已經造成所有人的緊張，幾乎已經使士兵的心理到達崩潰的臨界點。

敵人的射擊完全沒有規則可循，從一個土堆後方射出一發子彈後，可能隔一、二小時後從另外一個土堆後再射一發，又再過一個半到兩個小時才射第三發。使這個哨所備感壓力，就好像夏天的蚊虫般揮之不去，只是其後果嚴重得多。

到了傍晚時分，我休息夠了，於是調整好我的裝具，仔細檢查武器完畢，於是啟程前往那一座倒霉的哨所。哨長維克多費得維奇看到我高興極了，他說：「感謝老天爺，總算把你盼來！」其他的士兵也展出笑容，簡直把我看作救世主一般。但他們也看得出來十分憤怒，我環視四周，一圈沙包圍著一輛BMP甲車，防禦工事完全照規矩做，卻對一個敵人的狙擊兵無可奈何，我可以理解他們的挫折感。

我在地圖上研究地形，並確定雷區的位置。哨長告訴我敵人狙擊手概略的射擊位置，我試著判斷敵人狙擊手進入射擊陣地，及撤回休息區可能的運動路徑。我一面和哨長和士兵們交換意見，一面將我的「史特拉第瓦里槍」裝上狙擊鏡並套上偽裝網。我準備穿越雷區作為撤退之安全路線，並且對大家說：「拜託大家多留神點，我回來的時候千萬別對我射擊！」我不認為這樣交待是多餘的，我自己就幹過這種事，當敵人完成夜間突襲後撤退時，我卻在他原先的射擊陣地上將他狙殺。

我和哨所裏的伙計們揮別後，沒有幾分鐘就進入敵境，天亮以前是不會回來的。我在前方林緣找到一處下降坡地作為觀測所，然後用我的夜視雙筒望遠鏡蒐索前方，然後我躺在地上靜靜地聆聽黑夜裏傳來的各種聲音。在凝結的夜空中，可以聽到極輕微的腳步聲。我聽到遠方某處的槍聲，和在郊外走動的機車聲。兩隻胡狼從我身旁走過。夜漸深，寒氣凍澈入骨。
時間流逝慢得令人焦燥，我用意志力讓自已忘記寒冷。午夜已過，心理開始「幹譙」那一個幽靈狙擊手，如果不是他我就不會在這裏受凍，今晚這種天氣應該是狙擊兵的假期罷！
我在雷區通路的外側一直待到天亮，心情很惡劣。回到哨所，想到沒法幫上到那班伙計時，心中的罪惡感有如被老鼠啃噬般難過。回到團部，整個131旅正忙著準備機動中。

兩彈兩屍

我被滿室繚繞的香煙煙霧，從睡夢中嗆醒。滿屋子擠滿了從夜襲中歸還的狙擊兵，正急著彼此分享昨夜的經驗。而我對幽靈狙擊手的追獵失敗，讓我心裏很悶。晚餐後我再度檢查裝具、槍支、彈藥，以及夜視鏡，準備另一次夜襲行動。
藉著昏暗我又回到哨所。
就和前一天夜裏一樣，我通過雷區，找尋一塊可供容身與觀測的地方。敵狙擊手在20:00時左右出現，從某一個地方向哨所射擊一發子彈。我移動一下觀測位置，但是躺在那兒兩、三小時卻再也沒有任何動靜，我想那個狙擊手已經走了，或者正在準備妥適的隱蔽位置裏休息中。

我決定更深入敵境，不遠處有一農舍。一輛尼瓦牌四輪傳動車正亮著車燈駛往農舍，距農舍約100至150公尺處停了下來。一個人從車上下來，並從車上卸載一些物品。

我再仔細看，發現他卸下的竟是彈藥箱！此時另一個人從農舍中走出來，幫忙卸載。我已經完成射擊準備，第一發就擊中距我比較近的戰鬥員頭部。他倒地後，另一人立即躲在車後。我一直等到他從引擎蓋伸頭張望的瞬間，扣下第二次鈑機。於是在車輪邊就蜷縮第二具屍體。
突然有兩名戰鬥員從屋內跳出，拿著突擊步槍一陣亂射，讓我吃了一驚，但對方顯然更驚恐。兩分鐘後，我方的砲兵彈幕如雨落下，讓他們更不知所措了。

狙擊兵之死
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，我沿著一條又寬又深的溝設法脫離我方的彈幕。我爬上一個斜坡，赫然發現身旁正是一座敵方的砲陣地，所幸混凝土工事裏空無一人。不遠處是另一座射口朝向我方的多管火箭陣地。
兩名武裝兵出現在油井抽油鐵塔旁的小徑上，鳥鵲突然喧嘩告訴我他們的出現。當這兩個人準備越過圍牆之前，我輕柔地壓下鈑機，子彈飛出的同時，我也迅速向還有一段距離的哨所方向移動。
我的歸還路線在深溝的末端，好幾次我必須爬上斜坡向四週觀察，但濃密的駱駝荊棘阻隔下，我什麼也看不見。
當我快接近哨所時，突然聽見熟悉的狙擊手動作的聲響，我幾乎用跑的，向聲音方向移動。我舉起望遠鏡反覆蒐索整個區域，的確有東西在附近。我聽到雄鹿的噴鼻聲，緊接著這頭受驚的動物從我身邊跑走。

從望遠鏡裏，我注意到在深溝的另一邊出現一個移動的物體。再仔細看，是一個胸懸望遠鏡的人，距我約70公尺左右。

我將望遠鏡藏進偽裝罩衫內，然後舉起狙擊槍。當我從狙擊鏡瞄準那人時，竟看到他的肩上揹著無數支步槍，而且每走一步人就變小一些，我想那是光學幻覺。我很少在準備射擊時，目標從眼前消失的。我很快向判斷目標重現的位置上，修正瞄準點，但是目標並沒有重現。於是我決定冒險去追蹤這個目標。

我移動到目標消失的位置後，仔細檢查周圍的環境。我發現順著小徑指而下，約200公尺處有一處羊圈和一個小屋，在深溝另一端有一加蓋外屋。

我再度將望遠鏡藏進偽裝罩衫內，舉起狙擊槍，並從狙擊鏡內觀測敵情。不錯，那正是我要的目標，它正緩緩地走向羊圈。我瞄準，穩定地扣引鈑機時，清楚地感覺到呼吸受到抑制。那人打開門，正準備踏進門的瞬間，我感覺到槍彈發射的後座力。從狙擊鏡中，就著半開門扉透出的光，清楚看到那人仆倒後伸出門外的一雙腳。

我等了一陣子，似乎屋子內、外都沒有什麼異常動靜。顯然附近沒有旁人，屋內也沒有人將屍體拖進去。我很謹慎也繞行羊圈一周後，一面向門囗走去，一面取出一枚手榴彈將保險拉直，以防萬一。我將門打開並閃身入內，我抓住死者的頭髮把他拉起，然後從肩胛骨中間將他撐起。我的手上沾滿黏黏的血，我不必再補上一槍，或剌上一刀助他歸西了。

我檢查室內時，就讓屍體仰臥一旁。從他留下的精良的裝備看來，他就是那個幽靈狙擊手。屋內貯存豐富，食櫥裏有極棒的外國進口的野戰口糧，和好幾罐燉雞燒豆子罐頭。火爐止有一茶壺，地板上有睡墊和枕頭，一把斧頭，一柄外國製的小刀，和一堆柴火。

我心裏忖模著死去的狙擊手行為模式。此地距哨所不遠，且有深溝和羊圈加以隱蔽十分安全。入夜後他會點燃火爐，喝上一些咖啡後，再上場打獵。放一、二槍後，再溜回這個庇護所休息個把小時，再出去騷擾那倒霉的哨所。

他身上沒有找到任何文件，從他的面容無法判斷他的國籍。他的武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那是一支附有兩腳架的Heckler & Koch步槍，口徑12.5mm (.50吋)，上裝一具極佳的狙擊鏡。我同時找到一具NOKIA無線電，證明死者絕非牧羊人。

我將屍體拖到羊圈大門邊，然後在雪地上把手上的鮮血擦拭乾淨。

當我回到團部時，大部份單位已經向格洛斯尼機動。上尉通信組長跑進我的營帳，當他看到我時就扯開喉嚨嚷道：「倒處都在打仗！你呆在這作啥？」的確，倒處都是亂哄哄的，要跟上部隊，只有搭上運補彈藥車隊的便車，但是車隊要次日清晨才出動。但到了那個時候，整個131旅已經在城市裏被燃燒吞噬殆盡了。

研析
本文作者於戰鬥前在131旅負責訓練狙擊兵，該旅旅長為沙溫上校(Colonel Savin)。作者為解決某一哨所發生的問題，而錯失隨軍進入格洛斯尼作戰的機會。該旅在格洛斯尼初戰，即遭嚴重戰損，除夕一天裏26輛戰車損失21輛，120輛BMP甲車損失102輛。當晚人員傷亡達1,500人，其中大部份來自131旅。
作者單獨一人從事獵殺任務，沒有後援，沒有觀測兵協助，甚至沒有攜帶無線電，顯然無法與砲兵相協調。狙擊兵於始曉前歸還至哨所時，並無緊急應變程序。對狙擊兵來說這些都是極危險的狀況。雖然狙擊兵游獵是相當獨立的任務，但仍須受母體單位的節制與支援。本次游獵高度獨立自主，也代表俄軍第一次進攻車臣時各自為戰的狀況，戰術與程序都有，但全都沒有遵守。

車臣狙擊兵究竟攜帶何種武器？迄今成謎。Heckler & Koch 並沒有產製.50吋口徑，有雙腳架之狙擊槍，因此作者可能辨識錯誤。作者沒有提及將敵槍攜返，很難令人置信。該槍可以為他證明戰績，並於狙擊兵手冊上紀錄備查。情報部門更希望根據虜獲文件及武器，作進一步分析。作者後來檢查油井鐵塔、羊圈、農舍、深溝等，都可於地圖上尋獲，程序也符合標準。經查作者確為131摩托化步槍旅倖存者之一員。

(本文原刊於俄文Soldat udachi,(幸運大兵雜誌)2000年元月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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